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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花落
宋嘉寧

暮春時節，花就開始落了。
先是桃花。桃花開得早，落得也早。三月裡

還紅艷艷的，一樹一樹的，到了四月，風一吹，
花瓣就飄下來了。桃樹底下落一層粉紅，再過幾
天，花瓣就干了，捲起來，顏色也淡了，灰撲撲
的，被風刮到牆角，堆成一堆。桃花落的時候，
葉子就長出來了，嫩綠的，尖尖的，一天一個
樣。花落了，葉長了，誰也不耽誤誰。

然後是杏花。杏花比桃花白，落的時候也
好看。一片一片的，飄飄悠悠的，像下雪。落在
地上，沾著土，就不那麼白了。杏花落得快，好
像昨天還開著，今天就沒了。我們村裡那棵老杏
樹，年年開花，年年落花。樹下的地是黑土，白
花落在黑土上，黑白分明，像一幅畫。過兩天再
看，花沒了，被風吹走了，或者被雨打爛了，和
泥混在一起，什麼也看不見了。

梨花也落了。梨花白得發青，落的時候不
是一片一片的，是一朵一朵的。整朵花掉下來，
還帶著蒂，還鮮著，像個完整的白蝴蝶，躺在地
上，翅膀還張著。但過半天就蔫了，捲起來了，
看不出樣子了。梨樹開花晚，落得也晚，桃花杏
花都落完了，它才開始落。落的時候，別的花早
就沒了，只有它，白白的，鋪了一地。

海棠開得最久，從四月初開到四月中，粉嘟
嘟的，一樹一樹的。但也要落了。海棠落花不是
風刮的，是自己掉的。開夠了，就掉了。早上起
來，樹底下一層粉紅，還鮮著，還帶著露水，像
是剛摘下來的。踩上去，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覺得可惜，又覺得該當如此。

我小時候，外婆家院子裡有一棵老梨樹。每
年春天，花開了，滿樹的白。我就盼著花落。不
是不喜歡花，是花落了，就有梨吃了。外婆說，
花不落，哪來的梨？我覺得有道理。後來長大
了，不那麼盼梨了，倒覺得花落的時候好看。花
在枝上，是熱鬧的，擠擠挨挨的；花落了，是安
靜的，一個一個的，各躺各的地方。熱鬧有熱鬧
的好，安靜有安靜的好。

古人寫落花，總是寫得淒淒慘慘的。「花落
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那是林黛玉，
多愁善感的。「無可奈何花落去」，那是晏殊，
也是惆悵的。

我總覺得不必如此。花開花落，本是自然
的事。花開的時候看花，花落的時候看落花，各
有各的看頭。落花不是死了，是回家了，回到土
裡，明年再來。

四月過完了，花也落得差不多了。
薔薇還開著，但也不多了，零零星星的，

再過幾天也要落了。櫻桃紅了，枇杷黃了，春天
過去了，夏天來了。花落了，果熟了，日子就這
麼過著。明年四月，花還會開，還會落。年年如
此，從來不錯。

春夜蛙鳴
王竹青

春日的夜晚，最先來的不是月亮，
是蛙聲。

當暮色從屋頂上漫下來，把白天的
燥熱一點一點地收走，蛙聲就起了。起
初是試探性的，有一聲沒一聲的，從池
塘邊、田埂下、草叢裡，怯怯地叫一兩
下，像在問：天黑了嗎？可以叫了嗎？
沒有人回答它，但別的蛙聽見了，便也
跟著叫。于是，一聲，兩聲，三五聲，
漸漸連成一片，織成一張綿綿的網，把
整個村子都罩住了。

蛙聲這東西，聽著熱鬧，其實講
究。有高亢的，像敲梆子，一聲一聲
的，很有節奏，敲得人心也跟著一顫一
顫的；有低回的，像拉胡琴，悠悠地轉
幾個彎，在夜色裡飄著，不知道落在哪

裡；有的急，有的緩，有的亮，有的
啞，湊在一起，倒比戲台上的鑼鼓還豐
富。它們不用排練，也不用指揮，卻配
合得恰到好處。這邊響了，那邊就歇一
歇；那邊起了，這邊便低下去。此起彼
伏的，纏纏繞繞的，像有一根看不見的
線，把它們串在一起。

小時候在鄉下，蛙聲是夏天的標
配。其實春天就有了，只是春天的不那
麼急，不那麼躁，帶著一點慵懶，像是
剛從冬眠裡醒來，嗓子還沒開利索。外
婆說，蛙叫是要下雨的。我不信，但好
像每次叫過，過幾天真就下雨了。雨來
了，池塘滿了，田里的水也滿了，蛙叫
得更歡了。它們像是喜歡雨，喜歡水，
喜歡濕漉漉的春天。

暮色四合的時候，蛙聲最濃。這
時候，田里幹活的人回來了，扛著鋤
頭，牽著牛，慢悠悠地走在田埂上。聽
見蛙聲，也不覺得吵，反倒覺得安心。
外婆坐在院子裡搖蒲扇，我趴在她膝蓋
上聽蛙聲。她指著池塘那邊說，青蛙叫
了，今年收成好。我問為什麼？她說，
蛙多，蟲子就少，莊稼就好。這道理樸
素，我那時候不懂，只覺得蛙聲好聽，
聽著聽著就睡著了。

鄉下孩子的夜生活，是離不開蛙
聲的。提著小燈籠，在田埂上跑，蛙聲
就在腳邊，有時候跑近了，蛙聲忽然停

了，靜得只剩自己的喘氣聲。等跑遠
了，它們又叫起來，像是在笑話我們。
螢火蟲也來了，一閃一閃的，在草叢裡
飛。蛙聲和螢火，一個是聲音，一個是
光，卻像是商量好的，一個亮，一個
響，把春夜弄得熱熱鬧鬧的。

蛙聲裡是有節氣的。谷雨前後，蛙
聲還帶著一點潮氣，濕漉漉的，像剛從
水裡撈出來。立夏一到，就不同了，響
亮起來了，脆生生的，像是憋了一春天
的勁兒，全使出來了。那時候，田里的
秧苗綠了，池塘的荷葉也冒出來了，蛙
聲跟著一起長，一天比一天響，一天比
一天密，像是在催著夏天快點來。

有一年春天，我在城裡，忽然聽
見蛙聲，很稀，很遠，像是從夢裡傳來
的。我循著聲音找，在小區後面的水溝
邊，看見一隻青蛙，孤零零的，蹲在石
頭縫裡，有一聲沒一聲地叫著。那只蛙
叫得不如鄉下的響亮，也沒有別的蛙和
它應和，聽著竟有些淒涼。

我站了一會兒，轉身走了。回到家
裡，想起鄉下那些鋪天蓋地的蛙聲，想
起外婆說的「蛙多，收成好」，忽然覺
得，城裡的蛙是孤獨的，城裡的春天也
是孤獨的。

但蛙聲還是要聽的。聽聽春天還
在，聽聽夜晚還是活的，聽聽那些看不
見的地方，還有生命在叫著。

聽見春天的心跳
蘇鴻儒

冬日飄飄揚揚地了幾場大雪，偶從窗前望過去，院子依然
沉寂地白著。

前幾天清早出門，忽然撞見一串麻雀的歡歌掛在耳畔。短
促的啼鳴，試探著這早晨這春日，是否真的來臨。不一會兒，
遠處又有麻雀應和著，三兩聲裡寫滿了不慌不忙。

清脆的叫聲牽動著無邊的聯想，忽然想起，有一次陪父親
做檢查，醫生指著屏幕上，那個突然冒出來的小尖尖說，這叫
早搏，就好比心臟偶爾調皮一下。眼前這麻雀的叫聲，不就是
春天的早搏麼？

它跳得那樣輕快，凝神去捉，反倒沒有了。可稍後，卻又
從另一個方向冒出來。整個上午，這樣的早搏一直沒有停下，
它在屋簷樹梢上，以及遠遠近近的各個地方，此起彼伏著，為
一場盛大的甦醒做著熱身。

午後飄起雨來，落在院裡的乾土地上，噗的一聲悶響。或
是落在柴垛的枯枝上，卻又是沙沙的。還有的雨落在水缸的蓋
子上，滴滴答答，彷彿慢慢走著的鐘。我搬了一個板凳，坐在
門前，聽著聽著，忽然覺得春雨正是心臟舒張過後，血液柔柔
地回流，滿滿地填充了每一個心室。土地舒展著，雨水滲進凍
裂的口，為下一輪的迸發蓄積力氣。

傍晚，雨終于停下來了，于是，我到河邊緩緩地散步。河

面的冰早已化開，河水上漲了許多，浸沒了兩邊密密的枯草。
尋一塊合適的石頭坐下，閉上眼睛認真聆聽。水流的聲音真豐
富啊！汩汩地流過窄處，嘩嘩地漫過平緩的沙地。這，不就是
脈搏的輸出麼？

每一次湧動，都像心臟把新鮮的血液泵向全身。聲音裡有
冬天積蓄的力量，有不可阻擋的氣勢，流向田野、樹根，流向
每一寸需要生長的土地。聽著它，你就知道，春天真的來了，
而且，正年輕力壯。

從河邊回來，我翻出祖母留下的老式聽診器。依然記得，
兒時調皮的我，常常搶過來貼在祖母胸口聽，那咚咚的聲音，
讓小小的少年很驚奇，卻又那樣踏實。我剛剛的舉動，在許多
人眼裡一定怪異不堪，我把聽筒貼在院裡的樹上，又貼在院
角那片濕潤的土地上。可聽診器裡除了嗡嗡的餘音，什麼也沒
有。

我索性摘下它，靜靜地站在院子裡。
各種聲音匯成一股，在我的胸口裡共振起來。我分不清是

春天的心跳過于強大，帶著我的心跳一起走，還是我的心跳，
終于跟上了這個季節的節拍。

風伴隨著著暖暖的氣息，從田野那邊吹過來。從這一刻
起，直到盛夏，那心跳都不會停歇了。它響在每一寸光陰裡，
響在每一個拔節的生命裡。

只需靜下來，就能聽見自己身體裡，那跟著一起律動的聲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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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告
王詩和

（石獅五福鴻山）
逝世於四月八日
現 停 柩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禮 沓 大 街 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3-
OLEANDER)靈堂
出殯於四月十五日上午九時

魏汪起需
（惠安小後店鄉）

逝世於四月九日
現 設 靈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禮 沓 大 街 聖 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302–– 
CATTLEYA 靈堂
出殯於四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時

魏榮祥遺孀逝世
菲律濱咸陽五姓聯宗會訊:該會永遠名譽

副理事長故魏榮祥宗長令德配，亦即該會理
事魏建曉宗長令伯母，會員魏建雄宗賢令慈
汪起需太夫人(原籍泉州市豐澤區西福社區)不
幸於二O二六年四月九日凌晨於崇仰醫院乘
鶴西去，駕返瑤池。

享壽積閏一百有二高齡。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

現 停 柩 設 靈 於 聖 國 殯 儀 館
(Sanctuarium)302靈堂，訂於四月十五日(星期
三)中午荼毗，奉骸安位於華藏寺。該會聞
耗，經已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屆時敬請諸位理事參加執紼行列，藉表
哀思，以盡宗誼。

陳清源喪偶
菲律濱社店同鄉會訊：本會陳清源鄉

賢尊夫人，陳府董夫人諡麗輝，不幸於二
零二六年四月五日中午十二時逝世於makati 
medical center，享年五十七齡。現設靈於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殉儀館

 SANCTUARIUM 102 rose garden 靈堂，
擇訂訂四月十五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唐王城遺址何以實證屯墾戍邊是國家疆域治理千年之策？
——專訪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院院長、研究員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

中新社烏魯木齊4月7日電 為何說唐王城遺址是漢唐屯墾

戍邊制度的標誌性歷史見證？它揭示歷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

怎樣的政治智慧？屯墾戍邊又是如何契合國家疆域治理的戰

略需求？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就此專訪新疆社會科學院歷

史研究院院長、研究員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唐王城遺址何以成為理解漢唐屯墾戍邊制

度的重要實證？

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唐王城遺址的重要價值，在於體

現歷史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的雙重印證，為理解中國漢唐時

期屯墾戍邊制度的具體實踐提供重要實證支撐。

新疆古稱西域，該遺址西漢時為西域尉頭國所在地，唐

代明確為「據史德城」（郁頭州），隸屬龜茲都督府，是安

西都護府「二十屯」格局中的重要軍鎮。

扼守龜茲通往疏勒的交通要道，其城址性質的演變，反

映中央政權對西域治理的不斷深化。

考古新發現進一步揭示了制度的具體運行方式：城內外

出土的大量農作物遺存和漢文契約文書，證明了屯田農業的

存在；五銖錢、開元通寶及錢範的發現，反映出中原貨幣在

當地的實際流通與使用情況；多重城防結構、烽墩和週邊驛

站遺存，清楚展現軍事防禦與農業生產相結合的戍邊格局。

尤為重要的是，北朝至唐代絲棉混紡織物的出土，反映屯墾

背景下中原技術與西域資源的結合與交流。

中新社記者：屯墾戍邊制度為何能在新疆長期發揮作

用？

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從歷史實踐看，屯墾戍邊在新

疆並非偶發之舉，而是在特定自然條件與戰略環境中，被歷

代中央政權反覆驗證並持續沿用的治邊方式。唐王城遺址所

處區域水源條件相對集中，週邊分佈有古河道與灌溉渠系遺

跡，同時位於絲綢之路中道的重要通道上，為駐屯人群的生

活、生產與往來提供穩定基礎。

這一制度得以綿延千年，關鍵在於其內在設計邏輯。在

唐王城遺址，城牆、烽燧與屯田、民居、驛站有機共存。這

種格局意味著戍邊軍隊能就地生產，實現糧秣部分自給，極

大緩解了後勤壓力，使邊防力量得以扎根。同時，屯墾活動

引入中原先進的農業技術與管理方式，開發邊疆資源，形成

穩定的綠洲農業與經濟生活。遺址中出土的各類作物遺存、

反映土地租賃的漢文契約以及流通的中原貨幣，都是當時經

濟生活活躍、社會運行有序的見證。更重要的是，這種生產

與戍守並行的模式推動了邊疆地區社會結構的穩定與長期運

行。

換言之，屯墾戍邊構建了「以戍衛促開發，以開發固

邊防」的良性循環。它在保障國家安全的同時，亦推動了邊

疆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實現軍事、經濟與社會效益

的統一，這正是其超越朝代更迭、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根本原

因。

因此，自漢代在西域開創此制，後世皆因其切實有效而

繼承發揚——既能滿足駐軍糧草需求、築牢安邊實邊根基，

又能引入中原技術促進邊疆經濟民生發展，是治理西域的核

心舉措之一。

唐代於安西都護府下設「二十屯」，形成較為完備的

屯田體系；清代新疆屯田規模更突破一千萬畝，成傚尤為顯

著。唐王城遺址所實證的，正是這一制度因契合實際、效益

深遠而得以延續的內在邏輯。

從考古學角度看，這種「歷史連續性」並非指單一朝代

或具體制度形態的簡單延續，更體現在同一空間範圍內，城

防形態、農業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管理活動在不同時期持續

出現。考古調查顯示，遺址內外長期存在戍堡、防禦設施以

及與農業活動相關的遺存，反映出軍事防禦與農業生產在較

長時期內並行發展的狀態。

同時，出土文書、器物和建築遺跡表明，這一地區在較

長時間內保持著相對穩定的人群活動。多語文書和多種文化

因素並存的現象，說明不同人群在此長期交往互動；灌溉設

施與聚落佈局相互配合的形態，也表明生產活動與防禦體系

之間逐步形成較為穩定的結構。正是在空間佈局、制度設計

與社會實踐的持續銜接中，屯墾戍邊得以在西域長期發揮作

用。而這一歷史過程，在唐王城遺址的連續性遺存中得到較

為清晰地體現。

中新社記者：屯墾戍邊這一歷史實踐對認識新疆歷史有

何啟示？

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屯墾戍邊這一制度自漢代在西域

創立基本形態，唐代加以制度化完善，至清代進一步擴大實

施規模，因切實有效而被歷代中央政權持續沿用。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這種長期存在的治理實踐充分說

明新疆是在中央政權持續經營下，逐步形成兼顧安全、防禦

與發展的區域格局。

這一穿越千年的治理智慧，在中國共產黨的治疆方略中

得到創造性地繼承與昇華。1954年10月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

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正式成立，這一舉措標誌著「屯墾戍

邊」被賦予全新時代內涵。十萬駐疆部隊將士鑄劍為犁，攜

手支邊青年與各族建設者，在戈壁荒原上建起圖木舒克等座

座綠洲新城，將「安邊固疆、富民興疆」的歷史傳統與實踐

模式推進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境界。這種對歷史智慧

的創造性繼承，印證屯墾戍邊始終契合國家疆域治理的戰略

需求。

中新社記者：如何理解屯墾戍邊始終契合國家疆域治理

的戰略需求？

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無論是歷史上的戍堡，還是今日

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其生命力都源於同一個戰略內核：將

生存與發展能力直接根植於邊疆，實現「邊疆駐守」與「可

持續發展」的有機統一。

唐王城遺址清楚表明這一地區長期形成了「戍守與生產

並行、行政與交通互濟」的治理格局。其反映的屯墾戍邊實

踐，是在西域特定自然環境、交通條件和社會結構中逐步形

成並長期運行的一種治理方式。

既築牢國防屏障，又激活邊疆經濟、穩定社會秩序、促

進文化交融，這種模式恰好契合新時代邊疆治理「穩邊、興

邊、富邊」的戰略新需求。

既順應了邊疆地區的地理環境與人文特徵，又始終服務

於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整體治理目標。

屯墾戍邊這一根植於新疆的歷史實踐，不僅為認識新疆

的發展脈絡提供了重要實證，也從一個具體側面反映新疆歷

史發展與中國整體歷史進程之間的內在關聯，更為新時代推

進邊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

識，提供了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啟示。


